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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

晋 文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在民田占有制度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沿着土地国有变成土地私有为主、再从土地私有又变成土地国

有为主的轨迹运行的。无论是战国、秦代的授田制和赐田制，还是汉初的名田（授田）制，抑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屯田制、

占田制和均田制，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秦汉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曾极大调动了地主和

农民的积极性，但由此产生的土地兼并也是最终导致其土地制度被完全破坏的主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国有制的发

展也最终要让位于效率更高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还给后世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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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 System in Qin, Han,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JIN W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In the Qin, Han,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ystem of land occupied

by the people mainly moved along the path of state-owned land to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and then

changed from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to state-owned land. Whether it is the land granting system and the

land bestowing system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the Qin dynasty, or the Mingtian (grant land) system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e Military-cultivated land system, the land occupation system and the Average-land sys-

tem of the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y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They

are the product conform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soci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owner-

ship of lan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greatly aroused the enthusiasm of the landlords and farmers, but

the land annexation caused by it was also the main reason that led to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their land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land in the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ould

eventually give place to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which is more efficient, and it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land system in the Qin, Han, Wei-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lso left many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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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①。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的占有制

度决定了土地归谁所有、其产品如何分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在土地占有制度上，秦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是沿着土地国有变成土地私有为主、再从土地私有又变成土地国有为主的轨迹运行的。

一、秦汉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关于秦汉民田的占有方式，在《汉书》中有一条耳熟能详的史料。这就是名儒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上

书——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

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

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

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

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②

根据董仲舒的上书，以往大多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便废除了带有农村公社性质的井田制度，实行“民得卖

买”的土地私有制度③。但随着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这一主流看法却受到了严峻挑战。在这批主

要记录战国后期秦国法律文书的竹简中，明确记载了秦有“授田”制度。如《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

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④由于授田皆来自国家，“‘授田’是从统治者方面说

的，‘受田’是从农民方面说的”⑤，因而学界又大多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实行的是土地国有性质的授田制，

董仲舒的说法乃以汉况秦，不足为凭⑥。

从睡虎地秦简和后来发现的更多秦简看，秦代（国）的确存在着大量国有土地。《里耶秦简［壹］》便记

录了一个因公田开垦不力而惩治一批基层官吏的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礼谓迁陵丞：丞言徒隶不田，奏曰：司空厌等当坐，皆有它

罪，耐为司寇。有书，书壬手。令曰：吏仆、养、走、工、组织、守府门、肖力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

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薄（簿）移治虏御史，御史以均予。今迁陵廿五年为县，廿九年

田廿六年尽廿八年当田，司空厌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傅于奏。及苍

梧为郡九岁乃往岁田。厌失，当坐论，即如前书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叚(假)守绎追迁

陵。//歇手。·以沅阳印行事。（8—755—759）⑦

还有“左公田”“右公田印”等记载。而且在偏远的迁陵县（今湖南里耶龙山）境，直到秦末授田制也仍在

照常实施。例如：“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

亩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典缦占。”（9—2344）“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里寡妇憗自

言：谒豤（垦）草田故桒（桑）地百廿步，在故步北，恒以为桒（桑）田。”（9—15）⑧这说明授田制曾广泛实施，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②《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7页。

③黎世衡：《中国古代公产制度考》，世界书局，1922年，第14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243页。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7-28页。

⑤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

⑥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⑦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⑧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7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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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秦和战国时期无可争辩的基本土地制度。但董仲舒的说法也未必都错。

有一个问题以往比较忽略。除了授田制，秦自商鞅变法还实行了军功赐爵制度，许多军功地主都拥

有数量可观的赐田。如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①《商君书·境内》亦有这方面的记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

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②具体来说，“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

田宅园池甚众”③，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显而易见，授田的主要耕种者应是自耕农，赐田的低爵者

也大多要自己耕种。但由于贫富分化，也有少数身为士伍的“富农”（实际身份已转化为地主）和中高爵

的军功地主一样，并不需要都自己耕田。从相关文献来看，至少有几类人为“富农”或军功地主耕田。一

是专门服务于军功地主的“庶子”。如《商君书·境内》：“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

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④这种“庶子”的身份类似于隶农，实际是军功地

主的依附农民。二是为“富农”和军功地主耕田的奴婢。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告臣》中，便记录了一名

男奴因“不田作”被主人“谒卖”的案例。“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

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⑤里耶秦简《都乡守沈爰书》也记录了一位

富有的士伍广，他把包括八名大小奴婢在内的许多财产都传给了女儿胡。“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

守沈爰书：高里士五（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

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8—1554）⑥其中“禾稼”即意味着广有授田，且授田

亦必由他的奴婢来耕种。三是为“富农”和军功地主耕田的佃农或雇农。这方面的故事可以秦末起义的

领袖陈胜为代表，如《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

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⑦仅就“佣耕”或“庸耕”而言，董仲舒所说就显然没

错。当时也明显存在着贫富分化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的阶级对立。所谓“见税什五”，更

成为秦汉私家田租的通例。史载王莽代汉，便公开谴责汉朝的弊端说：“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

三十，实什税五也。”⑧

再从刑罚、流亡来看，董仲舒所说“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以千万

数”，也都是不争的事实。唯有“除井田，民得卖买”，可能有些夸大。根据林甘泉等先生研究，战国时代

的授田制“可以把所受之田作为世业传之子孙后代”，“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⑨。

从这一转化的进程来看，在统一全国前后，秦的土地私有现象应越来越多。主张战国土地国有制的学者

认为，当时的授田和赐田是绝对不能买卖和转让的⑩。但问题是，按照授田制和赐田制的规定，那些“佣

耕”者、流民、“盗贼”，乃至奴婢和徒隶，原本都有授田或赐田，他们为什么不耕种自己的田地却要给别人

耕田，或者流亡、或者成为“盗贼”和奴婢呢？毫无疑问，这是回避或否认土地买卖和私有而无法完全解

释的􀃊􀁉􀁓。岳麓秦简中的《识劫 案》，就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案例。此案发生在秦王政十八年（前229

①《史记》卷68《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②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商子译注·境内》，齐鲁书社，1982年，第133页。

③《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2340页。

④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编：《商子译注·境内》，第130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第259页。

⑥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356-357页。

⑦《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49页。

⑧《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43页。

⑨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1-92页。

⑩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晋文：《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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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中多次提到：大夫沛把“稻田廿亩”直接分给了识，且得到当地官府认可①。识的身份最初是大夫

沛的“隶”，后来成为士伍，从军后又成为公士。这就充分说明有些田地是可以继承、赠送和买卖的。《里

耶秦简[贰]》对黔首跨乡授田的两条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②。所以无怪乎，到了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

年）“使黔首自实田”后③，主张战国土地国有制的学者也大多承认土地私有制已开始确立④。

汉承秦制。汉初的民田制度主要是土地私有，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便有着许多关于土地继

承、买卖和赠送的规定⑤。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绝户，而不是由国家把田宅收回，律令还

想方设法让实有田宅都能得到继承，或者分给亲属，乃至赘婿、奴婢在一定条件下都部分有权继承。例

如：“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

母令同产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379—380）“死毋后而有奴婢

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

主所言吏者。”（382—383）“女子为户毋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384）“寡

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386）⑥土地买卖也明显存在，史载相国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⑦，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正如董仲舒所说：“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

循而未改。”此后，一直到东汉末年，两汉时期的民田制度都主要是土地私有。如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

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⑧。仪征胥浦汉简《先令券书》亦明确记

载，如同汉初，在西汉末年民户对自家田地的分割与继承是完全自主的。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高都里朱凌。凌庐居新安里，甚疾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

有秩、佐、里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凌自言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

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仙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长宾。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

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田一处分予仙

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

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田予他人。

时任知者：里师、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1078—

1093）⑨

东汉亦同样如此。史载名将吴汉“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⑩，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

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私田八百顷”􀃊􀁉􀁔，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就是

①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②晋文：《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中州学刊》2020年第1期。

③《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注引徐广曰，第251页。

④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⑤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⑥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0、

61页。

⑦《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8页。

⑧《汉书》卷81《张禹传》，第3349页。

⑨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5-106页。

⑩《后汉书》卷18《吴汉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83页。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57页。

􀃊􀁉􀁔《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传·济南安王康》，第1431页。

􀃊􀁉􀁕《后汉书》卷70《郑太传》，第2257页。

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

-- 59



几个比较突出的事例。所以荀悦因之愤懑总结说：“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

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①更重要的是，土地兼并和大地产的出现，哀帝“限田令”的流产和王莽“王田”制

的失败，以及移民屯垦、假民公田和周期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表明：“民”的土地所有权，尤其大官僚和大

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均不可侵犯。秦汉王朝并没有对所有土地享有“最终的支配权”，“民”的私有土地也

并非“隶属于土地国有制”②，而不受法律的保护。

二、魏晋南北朝土地国有制的发展

东汉末年出现了长期战乱，加之疾疫、灾荒，使得“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③，社会

上存在大片可资利用的荒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粮食的供给，曹魏集团在秦汉屯田的基础上开始

大规模屯田④。建安元年（196），“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并取得了很大成效。“是岁乃募民屯田许

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⑤。以

后蜀汉和东吴政权也都纷纷仿效，在自己控制的区域里屯田。这就使得土地国有制成为三国时期土地

制度的主流。

三国时期的屯田主要有民屯、军屯两大类别。以曹魏为例，其民屯主要通过招募贫民和组织流民入

屯，由各州郡设置的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中尉等主持屯田。民屯的田租很重，通常是“持官牛田

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⑥。军屯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为了军事需要

而设置的临时或长期性的屯区，另一种是领兵将领于军事驻地设置的屯田。蜀汉和东吴的屯田也大致

相同。

西晋立国前后，宣布罢民屯农官为郡县。咸熙元年（264），“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

尉皆为令长”⑦。泰始二年（266）“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⑧。但西晋对军屯仍非常重视，如咸宁元年

（275）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

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⑨东晋亦同样如此。元帝为晋王时，

便明文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廩。”⑩具体来说，襄沔地区和淮南地区都

成为东晋屯田的重点区域􀃊􀁉􀁓。南北朝时期，各分立政权都采取屯田政策，以军屯为主。与两汉屯田多在

边疆地区不同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中间地带”成为南北政权的“边疆”地区，从而成为屯田

的重要区域。

曹魏末期，在民屯制度越来越出现弊端的情况下，朝廷将民屯管理划归郡县，这就为新的占田制的

推行做了铺垫。到西晋统一后，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武帝于太康元年（280年）颁行了占田课田

①［东汉］荀悦撰：《汉纪》卷8《孝文皇帝纪下》，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114页。

②臧知非：《战国秦汉土地国有制形成与演变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③《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467-468页。

④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⑤《三国志》卷1《武帝纪》，第14页，及注［一］引《魏书》。

⑥《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3-2824页。

⑦《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第153页。

⑧《晋书》卷3《武帝纪》，第55页。

⑨《晋书》卷26《食货志》，第787页。

⑩《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1页。

􀃊􀁉􀁓张学锋：《六朝农业经济概说》，胡阿祥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183-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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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农民的法定占田数额及男女课田的年龄是：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

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

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①

这种占田制与汉初《二年律令》规定的名田制（或称授田制）类似，是由土地国有制又部分转化为土地私

有制②。所不同者，占田制的课田是按每户（一说按每户人丁数）固定面积征收田租的，如《晋故事》“凡民

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③；而汉代民田则是按户根据其实际耕种面积即“垦田”征收田租的，如走

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凡垦田六十顷二亩，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④这表明汉初名田

或授田旨在鼓励和引导垦荒⑤，西晋的占田却以课田来强制垦荒，具有更强烈的指令性质。关键在于，根

据学界的通常理解，占田制规定一对夫妇要课田七十亩或五十亩⑥，按每亩八升计，前者皆交租五斛六

斗，后者交租四斛。这不仅从制度上保障了朝廷的田租收入，而且更逼迫农民尽可能扩大耕种面积，以

降低租率。尽管每亩八升还并不算重，如上引汉简是每亩平均约一斗三升（7965.75÷6002≈1.3），但就

其课田面积而言，70亩或50亩和秦汉相比便显得很大了。秦汉时期一对夫妇每年平均垦田35亩左右，

如里耶秦简8—1519：“迁陵卅五年貇（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卌二】，户百五十二，租六

百七十七石。”⑦每户平均耕种“舆田”（汉代改称“垦田”）不到35亩（5295÷152≈34.84）。汉宣帝时，名将

赵充国率军屯田，也设定男性壮劳力的士卒为“赋人二十亩”⑧。根据最新公布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

簿》：“凡筭（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凡豤（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

半。”（M147：25—1）⑨在西汉末年的堂邑县（今南京六合区），每个成年人耕种的垦田平均只有17.2亩

（1179937.5÷68568≈17.2）。按一对夫妇计，每户垦田平均亦不到35亩。

从秦汉到魏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质的突破。据相关文献记载，在东汉中后期全国的总垦田

数和户均垦田还比西汉末年有明显下降。如《汉书·地理志下》：

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

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

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

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

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⑩

①《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0页。

②刘安志：《建国以来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

③［唐］徐坚等：《初学记》卷27《宝器部·绢九》引《晋故事》，中华书局，1962年，第657页。

④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

中西书局，2013年，第213页。

⑤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⑥张学锋：《西晋占田、课田、租调制再研究》，氏著：《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

178-211页。

⑦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第345页。按：“税田四顷【卌二】”，又见该书“前言”，第7页。按十二税一

计，其四舍五入约等于442亩。

⑧《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6页。

⑨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

第3期。

⑩《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39-1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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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全国“垦田”总计 1031656900 亩算①，亦即 14513640500－10252888900－3229094700＝1031656900

（亩），其户均垦田为84.3亩（1031656900÷12233062≈84.3）。再如《后汉书·郡国志》注引伏无忌载：

和帝元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

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

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

步。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

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

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

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

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②

其垦田总数和户均垦田则分别是：在和帝元兴元年（105），全国总垦田数约为732017080.2亩，每户平均

垦田为79.2亩；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全国总垦田数约为694289213.35亩，每户平均垦田约为72亩；在

顺帝建康元年（144），全国总垦田数约为 689627156.8亩，每户平均垦田为 69.3亩；在冲帝永嘉元年

（145），全国总垦田数为695767620.45亩，每户平均垦田约为70亩；在质帝本初元年（146），全国总垦田

数为693012338亩，每户平均垦田为74.1亩。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推测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总垦

田数和户均垦田数应当更低。然而西晋的课田面积却比前述约耕种35亩扩大了1.5倍或2倍，这意味着

课田所征收的每亩八升并非是当时的真实租额。假设一对夫妇实际耕种仍为35亩左右，如垦田40亩、

35亩和30亩，按课田70亩计，其真实租额即应当是每亩一斗四升（70×8÷40＝14）、一斗六升（70×8÷

35＝16）和一斗八又三分之二升（70×8÷30＝18
2
3），按50亩计，则真实租额应当是每亩一斗（50×8÷40

＝10）、约一斗一升五（50×8÷35≈11.5）和一斗三又三分之一升（50×8÷30＝13
1
3），的确比汉魏时期重

了一些。如前揭《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记载：“凡豤（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半。其七千一百

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菑害。定当收田四千六百七顷七十亩，租三万六

千七百廿三石七升。”（M147：25—1）③其中全县因灾害被完全免除的垦田田租平均每亩约为 8.61升

（6195382÷719160≈8.61），而定收垦田即实际征收垦田的田租平均为7.97升（3672307÷460770≈7.97），

合计田租平均每亩为8.36升（9867689÷1179900≈8.36）。

不过，课田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要和民屯最少应对半交租比，就算占田制的真实租额更高一些，

如每亩二斗或二斗以上，也明显低了很多。按亩产两石至六石以上计，相当于十一之税至三十税一。从

这个方面来说，西晋的课田大多数农民还是能够承受的。之所以占田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

段时间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原因即在于此。尽管如此，在强调重农并减轻赋税的大环境

下，这种课田制到东晋咸和五年（330）仍然被负担更轻的“度田税米”所取代。“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

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④。按稻谷较低的50%出米率计算，则每亩租额六升。至隆和元年

（362）正月，又降低为税米二升。“隆和元年春正月……甲寅，减田税，亩收二升”⑤。这与汉代三十税一最

①参见张梦晗：《从新出简牍看西汉后期南京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

②《后汉书》志23《郡国五》，第3534页。

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

第3期。

④《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2页。按：对“税米三升”还是“税米三斗”问题，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赞同“三升”

说，详见陆帅：《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⑤《晋书》卷8《哀帝纪》，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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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每亩租额四升是基本相同的。对占有许多良田的大地主来说，若亩产超过四石以上，其租额则低于

“百一而税”了。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长期战乱和动荡，占田制已无以为继。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况下，至北

魏孝文帝改革，对民田又实行了更具有土地国有色彩的均田制。根据《魏书·食货志》，其主要规定是：男

性年满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受露田二十亩。奴婢受田依照良民。丁牛一头受露田

三十亩，限受四牛。“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皆为世

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①。不

难看出，均田制的核心就是把每户的受田都划分为国有土地（露田）和私有土地（桑田），既让主体部分的

国有土地能得到开垦和耕种，并不断循环，又能多少满足社会各界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这种土地所有

制的形式大致可以说是战国、秦代授田制的改版。除了露田的免老和身死归田，它的最大变化，也是均

田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造和发明，其实就是打破常规，在授田时直接规定有一小部分属于受田者私

有。尽管私有的桑田数量相对较少，但毕竟也使小农都有了自己的私有土地。这对于缓和矛盾，激发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无疑便有着重大作用。太和十四年（490），均田制才实行五年，已呈现“关外诸方，禾稼

仍茂”的景象②。还要说明的是，如同汉代名田，原本私有的民田是不得在均田中收授的③。

当然，从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看，均田制为日后的土地兼并和自身的瓦解也留

下了隐患。但总体来说，在处理阶级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均田制要优于以往的土地制度。所以北

魏以后，无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还是隋朝和唐朝，都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做

了不少改进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唐农业的高度发达，均田制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几点结论与启迪

首先，土地制度的嬗变有其自身规律，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论是

战国、秦代的授田制和赐田制，还是汉初的名田（授田）制，抑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

制，实际都是要解决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秦的授田和赐田制便集中体现了国家的耕战

政策，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汉初的名田（授田）制是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垦荒，保障稳定的财政收

入，恢复和发展经济；曹魏以后的屯田制，主要应对的是迫在眉睫的粮食供给和组织生产问题；西晋的占

田制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大多数农民自主生产，并满足大地主占有土地的要求；而北魏以后

的均田制则是既要多少限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又要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通过授田来获取土地，以振

兴北朝的经济。这些土地制度的形成均可谓与时俱进，是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其次，秦汉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可以极大地调动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是最终导致土地制度被完

全破坏的主因。秦代姑且不论。汉代的土地制度允许继承和买卖，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制。这方面的事

例数不胜数，也是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得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可以毫不夸张说，汉帝国的强盛

与荒田的不断开垦和小农经济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土地的正常流转，则是维系小农经济和

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保障。无奈的是，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贫富分化，带来土地兼并的沉

疴和痼疾。从期望和法律规定来看，无论秦汉统治精英的顶层设计，还是广大农民的诉求，“耕者有其

田”的初衷都恰恰是以土地的私人所有或占有为归宿的。但事与愿违，土地私有也恰恰为土地兼并大开

了方便之门。为了走出怪圈，解决这一难题，两汉王朝采取了许多重农措施，诸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

①《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3-2854页。

②《魏书》卷54《高闾传》，第1205页。

③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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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种实、抑兼并等。在限田、度田无效的情况下，还屡屡推行移民屯垦、假民公田或赋民公田政策。这些

做法都多少延缓了土地兼并的进程，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当农民大量破产，大地主

和大地产普遍出现之时，两汉王朝也就病入膏肓、朝不虑夕了。

再次，魏晋南北朝土地国有制的发展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组织生产，有效保障粮食的供给，但最终还

是要让位于效率更高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们在任何

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①一般来说，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土地私有制的效率要高于土地国有制的效率。但土地私有制的效率要充分发挥出来，还有着人口与土

地紧密结合的前提条件。除了要有大量荒田的存在，通常都必须让农民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和生产

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不然，曾长期分裂和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大多数农民根本无法再组织

生产。这就决定了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的土地国有制形式会大行其道，比如从曹魏开始的大规模屯

田。但大量屯田的涌现毕竟是战时体制的产物，可以解燃眉之急，却不可以长久。在战乱结束、社会相

对安定后，为了提高效率，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民田的主要占有方式又必然要逐渐回归到土地私

有。西晋占田制的推行就是这一回归的体现。即使战乱还未结束，社会相对有些安定，北魏所开始推行

并带有明显土地国有形式的均田制，也不得不加入一些土地私有的内容。更不用说，无论屯田制的推

行，还是授田制推行之前，原本都存在着数量可观的私有民田。可见土地制度的私有终究要不断生长，

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潮流。

最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占有着独特而突出的历史地位。秦汉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

源头，所开创的授田制、名田制、屯田制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授田、赐田和名田制来说，西晋

的占田制与之便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北朝的均田制也与授田、名田和占田制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并

延续到了隋唐；而秦汉开创的屯田制，更可谓一脉相承。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还给后世留

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所谓“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

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②，便道出了限田或均田在私有制度下的艰难。只有“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

稀”，才能打破原有格局，重新分配土地，使大多数农民得到一小块田地。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

特别是土地制度史，对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即应当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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